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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 識 天 地  

跨文化哲學與漢語的潛力 
何乏筆副研究員（中國文哲研究所） 

一、「我們的現代性」 

在十七世紀，中國透過基督教傳教士開始接觸現代歐洲的科學與技術。在十九世紀，以帝國主義之暴力所擴充

的現代性，瓦解中國的政治基礎。然而，到了二十一世紀，「西方」所迫使的「東方」現代性，已經在許多方面對

現代化的原先推動者發生了深遠的影響（目前此影響主要出現在經濟的領域中）。因此，在現代性的全球化之後，「我

們」對現代性的分析不能再局限於歐美世界，更必須跨出歐美的範圍，朝向跨文化的分析。如此才能使當代的問題

反映在哲學反思之中。問題在於：就哲學而言，其他文化圈的歷史資源（如中國的歷史），對反省現代性，如何可

能發揮更積極的作用？倘若現代化已使整個人類成為內在性的關係網絡，對「我們現代性」及其界限的歷史分析，

便須無分軒輊地運用歐洲的或中國的歷史資源。這意味著「中國」不再是外在（於西方）的現代性，反而是內在（於

全球）的現代性。 

在此情況下，跨文化哲學出現了某種看似吊詭的機會：原因在於漢語的當代思想在相當程度上已經歷了西方知

識的挑戰，同時西方思想逐漸擺脫古希臘／基督教的形上學框架，並向後形上學思想發展。就當代哲學而言，此乃

意味著一種嶄新跨文化呼應的萌生。由此觀之，文化間際的「差異建構」可放在共同問題的跨文化建構中來定位（這

些問題乃來自現代的共同內在性）。由當下的特定問題出發，哲學的歷史分析同時可進入中國的和歐洲的資源，以

凸顯現有狀況之必然性的限制。就跨文化的知識考古學而言，中國和歐洲同樣都是「域外」，而成為域外思想的來

源，以及當代界限經驗的可能性條件。藉此，「我們現代性」的另類批判遂成為可能。 

二、漢語作爲哲學語言的獨特潛力 

筆者將「漢語」理解為一種可突破文化比較框架的媒介。由「當代漢語哲學」的觀念出發，「漢字」作為書寫

媒介，將為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非溝通狀態提供出路。「哲學」在現有漢語學術圈中的制度化，足以暫時構成兩

者在當代哲學脈絡下的互動管道。而且，在當代漢語的領域中，一百多年來對西方哲學的接受與轉化已然滲透到日

常用語中。換言之，若從「哲學」在當今世界的現實出發（而非從哲學的「本源」），以漢語所進行的「哲學」當然

是存在的。如同在西方一樣，哲學乃是傳統知識與現代知識之間的重要連結。「哲學」自從成為現代學科以來，不

斷地逼迫傳統的知識和實踐體制面對現代性的問題。 

哲學在中國的現實存在面臨兩種主要的對應方式。第一種是指控西方知識的暴力侵入，而試圖重新回歸到西方

影響之前的「中國哲學」，甚至放棄「哲學」的概念。另一種方式在將此現實存在看成開啟多樣發展方向的實驗場

域。歐洲哲學界對於非歐洲文化往往連最基本的認識都有所欠缺，正因如此，截至目前關於後者的對應方式，這類

的選項仍有所缺如。從另一角度觀之，西方知識以強勢方式進入東亞的情況，在今天已蛻變為漢語哲學的優勢，成

為跨文化哲學的豐富資源：西方哲學文本的翻譯、解釋和轉化，以及對於中國文本的哲學研究，便共存於相同的哲

學平臺。只要將兩者理解為當代漢語哲學的不同面向，便得以開展一種另類的發展空間。 

以漢語所進行的哲學研究已開始對現代西方哲學產生創造性的轉化。就長期的發展來說，西方世界（尤其是歐

洲）對於哲學的認知不再能忽視「哲學」在漢語領域中的發展。法國哲學家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曾經指出，「西

方思想的危機等於是帝國主義的終止」。他揣想，在「西方哲學的終止」後所出現的「未來哲學」，將會在歐洲之外，

或是透過歐洲與非歐洲的相遇和碰撞而產生。那麼當代漢語哲學在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所構成的呼應關係，很

可能在此一轉變中扮演重要角色。 

三、走出民族主義 

跨文化哲學顯然只有在特定的語言中才有可能，而在特定的語言中，特定的跨文化問題會在特定的歷史條件下

獲得充分的呈現。在此，所謂「跨文化」不應該局限於跨出範圍極廣的「文化圈」（如歐洲、美國、東亞等），而應

包含跨越語言界限的「跨語言哲學」，其中的關鍵在於兩種或多種語言之間的翻譯關係。在筆者看來，歐洲語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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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關係，以及歐洲語言與東亞語言之間的關係，不應被視為不同類型的關係；差別僅在於該一關係在歷史中的長

短及積累程度。就長期的歷史發展而言，兩者顯然是相對的，而且不斷地在改變（就此可參考德語哲學與法語哲學

的關係在過去一百年間所經歷的演變）。對古典德國哲學的形成而言，希臘文、拉丁文、英文與法文的組構模式作

為決定性的要素。從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葉，德語曾經是一種「跨語言的語言」（或跨文化的語言），而以德語

的特殊性能夠呈現跨文化問題（亦即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問題）。到了二十世紀的後半段，德語大體上失去了跨語

言的實驗精神，法語反而成為一種跨語言的哲學場域，透過與德語哲學或隱或顯的吸收和創造性轉化，而展開當代

法國思想。筆者揣想，現代漢語與東西方的重要語言（如日語、英語、德語、法語、俄語）早已產生複雜的翻譯關

係，也因此累積了跨文化哲學的潛力。 

就筆者的粗略觀察來看，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潛力特別豐富，因為現代漢語一方面在西方知識的強力衝擊下經歷

過激進的轉變，但同時，現代白話文又與古典漢語（文言文）的歷史資源保持了聯繫。現代漢語不僅與中國歷史資

源的關係未全然切斷，同時也與在前民族主義時代屬漢字文化圈之區域（日本、朝鮮、越南）的漢字文獻維持聯繫。

這些國家一旦將在其文化之內部所存在的漢字視為要排除的異物，或至少將之視為「己者」中的「他者」，則會造

成與「自己」部分歷史的斷裂。文化本質主義及民族主義的現代化意識形態經常分辨己者與他者，因此難以承認文

化多樣性和混血性的現實，從而導致不同程度的文化分裂症。作為一種哲學語言，漢語經過現代化的衝擊和挑戰而

自立自強。不過，抽象地呼喚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潛力是毫無意義的。此潛力必須在哲學工作之中被證實，並且必須

面臨當代哲學最嚴峻的考驗。其中的重要挑戰是，將哲學一再重新對自身所進行的界定活動，理解為一種動態發展

的關鍵要素。在此意義下，在漢語範圍內建立當代歐洲哲學與當代漢語哲學的互動（目前漢語已具備了條件，來進

入一種歐洲語言到目前為止所拒絕的互動），便意味著，漢語哲學可進行「我們」共同現代性相關的跨文化分析。

若將西方哲學在現代漢語中的翻譯視為當代漢語哲學的當然成分，「漢語哲學」與「中國哲學」的差異便顯現：當

代漢語哲學與建立中國的民族哲學有所區別，因而具有批判性的含意。 

※各期知識天地文章請逕於本院網頁：http://www.sinica.edu.tw/「常用連結」之「週報〈知識天地〉」項下瀏覽。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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